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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临近，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急切地踏上
回家的归途，期盼阖家团聚。但有这样一群人，偏要
往无人区去，不舍昼夜。

他们的名字是可可西里巡山队，他们守护的地
方是生命禁区——可可西里。

地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可可西里，平均
海拔接近4900米。1994年1月18日，为保护可可西
里藏羚羊，杰桑·索南达杰牺牲在这片无人荒野，年
仅40岁。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30多年后，亘古荒野复宁
静，背后是用生命和热血铺就的生态之路，在这里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画卷正徐徐展开。

1月13日清晨6点，可可西
里森林公安局一级警长普措才
仁带领巡山队，进入可可西里无
人区。这次巡护的目的地是普
措才仁的舅舅杰桑·索南达杰牺
牲的地方——太阳湖。

可可西里蒙语意为“青色的山梁”，
这片荒野是昆仑山古老褶皱和喜马拉
雅造山运动隆起的结合，仿佛高原山梁
的“山梁”，“世界屋脊”的“屋脊”。

海拔高度让可可西里“拒绝”了人
类的涉足，却为青藏高原的生灵创造了
一片自在安居的乐土。

可可西里孕育了雪豹、藏羚羊、黑
颈鹤、金雕、胡兀鹫等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被誉为“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植物
基因库”。201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然而丰厚的自然遗产曾给这片净
土带来过惨痛的杀戮。

20世纪80年代，大批金农涌入可可西里
无人区采挖黄金，后来他们发现了比黄金更值
钱的东西——藏羚羊皮。

当时，一种售价高达5万美元的“沙图什”
披肩在欧美市场走俏，制作一条“沙图什”需要
用3到5只藏羚羊的皮。带血的披肩是人们炫
耀的奢侈品，也让无人区逐渐沦为无法区。

杂乱无章的车辙印、成群被剥了皮的藏
羚羊……满目疮痍的可可西里让时任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
达杰感到痛心。

为挽救可可西里，索南达杰组织了一支反
盗猎队伍，抓获了多个非法持枪盗猎团伙。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在和队员押送
盗猎分子行至太阳湖时不幸遇难，牺牲在他第
12次巡山的路上。

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仍保持着推弹夹的
姿势，被零下30多摄氏度的风雪塑成了一尊
冰雕。

那一年春节，治多县城没有听到一声鞭炮
响，玉树州的干部回忆，那时了解可可西里的
人还不多，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治多县有一名
干部为保护藏羚羊牺牲了。

“每次要去太阳湖巡山，我的心都会隐隐
作痛，很难想象在苍茫雪原，舅舅中枪倒在血
泊中，离世时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普措才仁
说。

曾与索南达杰共事的亲友回忆，让可可西
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他的梦想，如今光
亮照进现实——可可西里成为三江源国家公
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藏高原首个世界自
然遗产地。

30 多年斗转星移，可可西里寒风依旧。
普措才仁作为新一代守护人，驾驶巡山车辆行
驶在父辈走过的巡山路上。

如今，可可西里境内藏羚羊种群数量已逐
步恢复至 7 万余只，2009 年至今未闻盗猎枪
声。普措才仁说，净土重回宁静、藏羚羊自由
奔跑是对自己、家人、队友最大的安慰，“再苦
再累都值得”。

人
间
净
土
恢
复
宁
静

可可西里是一片面积4.5万平方公里
的孤独荒野。巡山车队由可可西里东缘
依可可西里山走向深处，穿行于高山之
间，显得格外渺小。

1月14日上午9点半，经历超过27个
小时的行程，巡山队到达太阳湖。

太阳湖毗邻青海省第一高峰布喀达
坂峰，被称为“无人区中的无人区”，索南
达杰的墓碑就伫立在太阳湖畔。

在舅舅的墓碑前，普措才仁注目、敬
礼。2002年，从警校毕业的普措才仁放弃
了在外地就职的机会，毅然回到了父辈用
生命守护的可可西里。

如今，他就职于可可西里森林公安
局，他的弟弟秋培扎西在可可西里管理处
工作。兄弟二人接过父辈的枪，在可可西

里坚守了20多年。
索南达杰牺牲后的30多年里，大自然带给人类的

挑战从未改变，百余名巡山队员组成的三代可可西里
巡山队坚持每3天一次小规模巡线，每年至少12次大
规模巡山。

“上学的时候就听说过索书记的事迹，很感动，这
是我来可可西里工作的原因。”参加这次巡山的可可
西里森林公安局辅警钦饶南江说。

队员们常说，踏在可可西里的每一步可能就是人
类在这里迈出的第一步。因此，驻守无人区的巡山队
员们有一项“特权”，就是为这里的山川河湖起名。红
水河、幸福沟、平顶山……一个个形象生动的名字，是
他们在这片无人区独有的浪漫。

钦饶南江最喜欢的地方是科考湖边的幸福沟。“虽
然那里海拔有5000米，却是可可西里少有的有淡水地
方，不用担心断水，我就觉得很幸福。”钦饶南江说。

提起科考湖，同行的巡山队员松森郎宝说，一次
历时40天的巡山令他终身难忘。

2016 年 8 月 1 日，松森郎宝和 5 名巡山队员进入
可可西里腹地执行巡护任务。在返程的途中，他们遭
遇了暴雨，一辆巡山车坏在了科考湖附近。

一辆车、6个人，往前走是数不完的烂泥滩，车辆
反复陷进泥里，陷了挖、挖了陷。“战斗”了24天后，巡
山队干粮告罄、两名队员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无奈
之下，松森郎宝向管理部门拨打了求助电话，首批由5
名巡山队员组成的救援队，带着干粮、药品立刻前往
无人区。

4天车程后，救援队与巡山队在卓乃湖汇合，激动
之余，眼前的烂泥路又让大家犯了难。

更可怕的是，没过几天与外界联系的卫星电话也
出了故障，这11人彻底与大后方失联了。

“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无论用什么办法我们都
要出去。”看着眼前发烧到意识迷糊的队员，松森郎宝
和队员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渴了就喝河水，硬着头皮
挖泥、修车，一路走，一路挪。

在一道河附近，失联的11人碰到了前来救援的第
二支队伍，但大河拦道，他们还是出不去。

9月4日，第三批救援队再次进入无人区。
9 月 9 日，25 名巡山队员终于一起走出无人区。

所有人相拥而泣，只剩3辆巡山车被留在了无人区的
烂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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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藏羚羊成为人类参与动
物保护的成功案例之一。2016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更新名录时，将
藏羚羊的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
近危。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
数据显示，我国藏羚羊种群数量已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不足两万
只，增加至目前约30万只。

距离唐古拉山口300多公里的
索南达杰保护站，是可可西里的第
一个保护站。1997年，在爱心人士
捐助等支持之下，四川省绿色江河
环境保护促进会会长杨欣在距离
进入可可西里盗猎、盗采主要路口
7公里的地方，建立了这个以索南
达杰命名的自然保护站。

这是我国首个为保护藏羚羊建立的反
盗猎前沿站点。

如今索南达杰保护站已经成为可可西
里对外宣传的窗口，设立的展览中心为过
往游客介绍可可西里，驻守在这里的队员
们也承担着救助野生动物的职责。

在索南达杰保护站驻站的巡山队员江
措告诉记者，在保护站后面的网围栏内，有
队员们从卓乃湖救助回来的小藏羚羊。

作为第三代队员，22 岁的江措来可可
西里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他的主要“对手”
已不是盗猎分子，而是那些设备先进、无知
无畏的非法穿越者。可可西里地域广袤，
与新疆阿尔金无人区、西藏羌塘无人区相
连，对于不少户外爱好者来说，这里具有致
命吸引力。江措面对的不再是子弹横飞的
危险，而是去找那些被困在无人区的非法
穿越者时失去方向、陷车被困的风险。

2023 年，可可西里腹地建立了 5G 基
站，远程监控、实时监测为无人区的保护工
作创造了更多可能。

有人说，以后科技发达了，保护可可西
里可能就不需要人力巡护了。三江源国家
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军说，科技手段再
发达，人工巡护可可西里的作用也不会被
替代，有很多情况需要现场处置。

目前，可可西里的坚守精神已成一座
丰碑，那是高原人民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

在治多县民族中学，生态教育是同学
们入学的第一课。

“他出生在治多，是牧民的孩子，和我
们一样”“他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为了
保护藏羚羊牺牲了，他是英雄”……听完索
南达杰的事迹，孩子们都非常感动，他们决
心成为他那样正直勇敢、不畏艰险的人。

可可西里所在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中
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10月
12 日正式设立。园区内超过 1.7 万名牧民
放下牧鞭成为生态管护员，日夜守护在赖
以生存的草原，记录野生动物变化。

巡山队员说，让荒野归于荒野，真正的
可可西里就应该是现在的样子。

新华社记者：史卫燕 王金金 杜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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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守护人——记坚守无人区的可可西里巡山队


